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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当
秋的使者携风带雨轻轻叩开秋
天的大门，秋天便伸开双手，满
心欢喜地接纳，秋的韵味便悄
悄地开始酝酿。洋溢着秋日里
独特而沁人的味道，重阳也翩
然而至。

当清晨的薄雾还柔柔地在
山上缠绕成纱，我便迈着轻盈
的脚步来到山脚。我闭目凝
气，这轻纱如少女挚爱的膜霜
般敷在我脸上，让我瞬间酥
麻。我伸出双手，轻轻捧起这
薄如蝉翼的轻纱，它们就在我
的手上款款的游走，飘忽不定，
不时还回眸与我对视，见我柔
情似水，于是也放心地缠绕在
我的双肩、我的脖子、我的额
头，似如胶似漆的情人，你侬我
侬，缠缠绵绵。

拾级而上，间植在松涛里
的枫树，是秋的信使，满眼的红
影，无不在诉说秋的到来、秋的
欢歌、秋的沉淀。那一簇簇的
火焰，恰又将重阳这个美好的
节日映照得如此热烈，如此奔
放，如此勾人心弦。

穿过松林的风，似不经意
间带了一把把梳子，转而顺顺
滑滑地梳在了枫树的头上，一
丝丝、一缕缕，枫树像极了乖巧
听话的孩子，甜甜地依偎在风
姐姐香香的肩膀上，让风姐姐
把自己装扮成俏丽无比的人
儿。尽管风姐姐婉约温柔，红
透的霜叶还是忍不住淘气起
来，想要和她来一场捉迷藏，飘
飘悠悠在半空中打着旋儿，悄
悄地躲藏到风姐姐的背后，转
而又藏在枫树的脚下。

林间传来了一群天使银铃
般的声音。嗬，他们也够早的
呀！来拥抱这迷人的晨曦，来
融入这浓浓的重阳，来赴一场
秋日的千年之约。小小的身影
活跃在枫树底下，呼朋引伴，拉
起手来，拥抱粗壮的枝干，小心
翼翼地捡起一片片带了朱红、
棕红、褐红的枫叶，天真地仰起
头，把枫叶置于眼前，让它们和
湛蓝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这
缤纷的枫叶也为单调的天空涂
上了浓抹的一笔。

那曾被孩子挑到手里，仰
望过天空的叶子，继续着以另
外一种方式寄存于天地之间，
它们或许成为孩子们阅读的书

签，或许被串成长长的风铃，或
许被牢牢地粘在精致的“秋之
韵”手工作品上，亦或许被作为
神圣的礼物献于可敬的爷爷奶
奶。

半山腰的小径旁，散落在
草丛里的野菊，这时候一门心
思地怒放着，零星地点缀着大
地的毛孩子。它们在这微微的
寒风中，携起毛孩子的手，笑
着，闹着，舞动着绚丽的花瓣。
在尽情扭动着腰肢的野菊面
前，毛孩子仿佛成了一群慈祥
和睦的老人，正端着一张张写
满风霜的脸，在这个被赋予了

“敬老”内涵的节日里，接受野
菊的厚重献礼——一曲曲年
轻、激情的青春舞曲。在舞曲
稍停顿的间隙里，还不免来个
半世纪的凝视——我曾是你，
你终将是我。

不觉间来到了山顶，视野
豁然开朗，迂回的观景长廊早
已挤满人群。原来人们也喜欢
到户外寻觅秋的踪迹，也喜欢
到山顶来捕捉重阳的诗意。几
位老人在廊子的石桌上品起茶
来，悠然自得，不急不躁，谈笑
风生。壶嘴喷出的雾气袅袅上
升，顿时茶香四溢，勾人食欲，
岁月似在此刻停滞不前。谈笑
间，不经意提起了秋的往事，也
提起了重阳往事，仿佛这一幕
幕就在眼前，于是眉宇间堆满
回味、留恋、心满意足。古稀之
年，耄耋之年，得此清静，得此
闲情，得此享乐，夫复何求？

依凭栏杆，极目远眺，山脚
景色尽收眼底，安安静静地躺
在聚宝盆的稻田像一块块金色
的地毯，微风拂过，漾起了起伏
的波浪。收稻机轰轰的响声隐
隐传来，正诉说着一年的丰收
盛况。收完稻子，老爷爷老奶
奶就心安了吧？收完稻子，丈
夫们离归家的日子就不远了
吧？收完稻子，团聚在农家小
院就近在咫尺了吧？

恋恋不舍下山去，这番重
阳秋韵却早已刻在了我心上。

重阳秋韵
■ 张土亮

檐角的桂花又落了一层，细碎的金瓣飘落在袂花镇
老屋的青石板上，混着巷口糖水铺的番薯香、桥边炒米
饼摊的焦香，还有袂花江上漫来的湿润水汽——这是重
阳独有的、勾着人回忆的烟火气。母亲坐在天井藤椅上
挑拣红枣，阳光穿过骑楼雕花窗棂，把她鬓边银丝染得
透亮：“今天重阳，蒸糕要赶早，赶圩、放灯都不能误。”她
的笑眼像极了小时候，我攥着祖母的蓝布包袱角，踮脚
够橱柜里的重阳糕时，祖母望向我的模样。那时她总用
沾着面粉的手刮我鼻尖：“急什么，坤仔？糕要带着去圩
上给三婆，还要留着就着河灯吃。”

记忆里的袂花重阳，是从田埂的野菊香与祖母的呼
唤开始的。天刚蒙蒙亮，祖母就挎着那只绣着淡紫袂花
的蓝布包袱出门，见我揉着眼睛跟在身后，便放缓脚步，
回头喊：“坤仔，慢些走，田埂滑，别摔着。”我小跑着跟
上，踩着露水往袂花河堤岸去。堤上的野菊开得泼辣，
金黄的花瓣沾着河水的凉，风一吹，香气能飘到镇西
头。“田埂菊最清，蒸糕不腻，熬酱也香。”祖母一边采菊，
一边从兜里摸出一颗糖橘——是昨天赶圩时特意给我
留的，橘皮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来，坤仔，先吃颗糖橘
开开胃，采完菊咱们去赶圩。”我剥着糖橘，橘瓣的甜混
着野菊的香，再裹上祖母唤“坤仔”时的温软乡音，成了
重阳清晨最鲜活的滋味。

采完菊，祖孙俩往袂花桥赶圩。重阳的圩日是全镇
的盛会，桥两头的摊位从这头排到那头：扎河灯的阿婆手
指翻飞，竹篾转眼间就成了莲花灯的骨架；卖糖画的老人
握着铜勺，糖浆在青石板上流淌，转眼就是一条翘尾的鲤
鱼。我赖在糖画摊前不肯走，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的糖
浆，祖母就笑着掏钱：“给坤仔做只龙灯，咱们娃要像龙一
样精神。”糖画做好时，老人用竹签挑起，递到我手里：“小
朋友，拿好咯。”祖母在一旁补充：“他叫坤仔，谢谢阿伯。”
我举着晶莹的糖龙，像提着一串会发光的甜，跟在祖母身
后，听她和摊主们熟稔地打招呼，偶尔回头喊我：“坤仔，
别走远，跟紧奶奶。”

回到家，母亲已用袂花江的水把野菊泡开，灶上的
铁锅冒着热气，糯米粉和着菊水揉成团。祖母搬来小板
凳，坐在天井边剥山楂，身旁是阿公编的竹篮，篮沿刻着
小小的“菊”字。我趴在她腿上看她熬酱，冰糖撒进锅
里，和山楂一起咕嘟咕嘟冒泡，甜香引得隔壁阿明趴在
院墙上喊：“阿菊奶奶，酱好了没？”祖母还没应声，先低
头拍了拍我的背：“坤仔，去喊阿明进来等，糕蒸好一起
吃。”我蹦跳着跑出去，回头时，正看见祖母用那把黄杨
木小勺舀了点刚熬好的酱，对着阳光看了看，嘴角带着
笑——那把小勺是阿公用袂花岭的木头做的，木柄上仿
佛还留着他刻东西时的温度，就像祖母喊“坤仔”时，掌
心传来的暖意。

糕蒸好时，热气裹着野菊香漫满老屋。母亲在糕面
撒上勒杜花，细碎的花瓣像星星落在米白的糕上。祖母
把熬好的山楂酱装进瓷罐，又切了块最热乎的糕，抹上厚
厚一层酱，递到我手里：“坤仔，快尝尝，是不是和去年一
个味？”我咬下一大口，糯米的软、野菊的清、山楂的酸在
舌尖化开，刚想说“比去年还甜”，就听见祖母对母亲说：

“等下给三婆送糕，记得喊坤仔一起，她总念叨这娃。”
傍晚的袂花江最是温柔，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

阿公从田里回来，扛着锄头，手里握着几支芦苇，见了我
就笑：“坤仔，走，咱们去放河灯。”祖母早把圩上买的莲花
灯摆好在堤岸，见我跑过来，就把灯递给我：“来，坤仔，把
这片菊瓣放进去，奶奶教你点蜡烛。”她握着我的手，慢慢
点亮烛芯，火苗跳动时，她轻声说：“坤仔，许个愿吧，河灯
能把心愿带给月亮。”我捧着灯，轻轻放进江里，看着它顺
着水流漂向远方，祖母站在我身边，轻声唤：“坤仔，你看，
灯漂得多远，咱们的心愿就能走多远。”

如今祖母和阿公都已远去，袂花镇的重阳依旧循着旧
时光的轨迹。我学着祖母的样子，清晨去田埂采菊，赶圩
时买两盏莲花灯，给三婆的孙女送糕时，她会笑着说：“坤
仔，你奶奶以前总说你爱跟在她身后讨糖橘。”蒸糕时，我
会切一块抹上山楂酱，仿佛还能听见祖母的声音：“坤仔，
尝尝甜不甜。”傍晚放河灯时，我也会轻声唤自己的小名，
像祖母当年那样：“坤仔，别怕，奶奶的祝福还在灯里呢。”

糕蒸好了，我切下一块递给母亲，她咬了一口，眼里
泛起温润的光：“和你奶奶在时一个味道，连喊‘坤仔’的
语气都像。”窗外，袂花桥的圩日还没散，卖糖画的吆喝
声隐约传来，河面上的莲花灯像撒了一河的星星。风里
飘来桂花与野菊的香气，我忽然明白，祖母从未走远
——她藏在“坤仔”这声亲昵的呼唤里，在糖橘的甜里，
在河灯的光里，陪着我岁岁重阳，岁岁温暖。

袂花江的重阳灯，
照着祖母的糖橘香

■ 林坤源

“老师，重阳节一定要写登高吗？”下课
铃响前，一个穿工装实训服的学生，一边收
拾电工课本一边问我，语气里带着犹豫。仿
佛在他眼中，这个古老节日与手边的螺丝
刀、电路图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不写登
高插茱萸也行。”我笑了笑，“你可以写写昨
天给父母打的电话，记忆里阿婆蒸的松糕，
甚至你现在最想为家里老人做的一件事。”

记忆里的重阳，是从祖母的灶台开始
的。蒸笼整夜吐着白雾，糯米香混着柴火
气，把老屋熏得暖烘烘的。

晨光里的宝山公园，街角刚出炉的拖罗
饼，祖母灶台蒸腾的白雾——这些记忆像化
州橘红的经络，早已长进我的血脉里。

这些年见过不少热闹节庆，却始终觉
得，化州的重阳最是熨帖。它不在喧闹的排
场里，而在邻居相赠松糕时眼角的笑纹中，
在罗江秋夜那轮特别清朗的月光下。

这份独有的温情，胜过世间所有华丽的
仪式，让我年年此时，总要一遍遍回想。

三十三年了，粉笔灰沾在袖口的感觉还
像昨天一样真切。

那是我从师范毕业的头一个秋天，分配
在化州南隅的乡镇中学。教室的窗总也关
不严，山风裹着稻梗焚烧的气息灌进来。重
阳前后，远山一层层地染上赭色，村民们挎
着竹篮，沿着山脊线缓缓移动，像去赴一个
千年的约。

那些年的重阳，总有学生悄悄在我桌上
放些心意——还沾着泥的花生，带着露水的
番石榴。阿强塞给我两个橘红果，小声说：

“老师，重阳该吃这个的。”手指还带着果园
的清冽。

晨读时，他们用化州土话念诗，平仄跑
调得可爱。我站在讲台上忽然明白：我教他
们平仄对仗，他们却教会我，诗不在书里，在
刚摘的橘红果上，在沾着泥土的花生里。

后来，我走进了电大的天地。彼时的电
大，本身便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容纳着中职
的学子与求知的成人。我的重阳，开始变得
复杂。与成年学生论及“悲秋”，字句背后，
是他们具体的人生况味。

那跑运输的电大学员，有天下课追出
来，在走廊昏暗的灯下叫住我。

“劳老师，”他声音有些哑，“你讲的‘月
是故乡明’，我懂。”他说半夜开车经过老家
村口，总看见有盏灯亮着。“就那一点光，让
人知道还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被风吹日晒磨糙了脸的汉子，说完
这话，眼神一下子软了下来。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2013年，电大、职
中、技校、化师四校合并，全部搬到下郭区新
建的学校。学校挂着两块牌子——同一座校
园，两重天地。我的身份，也随之在职校语文
教师与开放大学文学教师之间自如转换。

在职校的语文课上，面对这些即将与机
械图纸、电路板打交道的年轻人，我试着把

重阳化进生活里。问他们：“除了登高，还能
为老人做些什么？”答案格外实在——修好
漏电的插座，教会视频通话，或是默默记下
爷爷奶奶爱吃的菜。

那篇《化州的秋味》发表后，几个学生犹
犹豫豫地围过来。“老师，”一个女生小声说，

“我奶奶也会做这种松糕。”她顿了顿：“可我
们这辈，没人学得会了。”

这话像颗种子，悄悄发了芽。后来便有
了“寻味化州”的活动——让孩子们回去跟
长辈学做那些快要失传的糕点。最让我触
动的是那个学厨艺的男生，他竟把阿婆凭感
觉的手艺，一一换算成精确的克数与分钟。

实训室里，蒸笼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
孩子们年轻的脸庞。我忽然明白，所谓文脉相
传，不过就是让老味道在新厨房里继续飘香。

周末的开放大学课堂总是格外安静。台
下的学生大多人到中年，指尖还留着劳作的
印记。那天讲到“莼鲈之思”，话音未落，就看
见好些人轻轻点头——这些常年在珠三角打
工的游子，眼神里都藏着一条回家的路。

下课了，那个在东莞打工二十年的学员
迟迟不走。他嗫嚅着：“万里悲秋常作客，说
的就是我们啊。”暮色里，他转身赶最后一班
去工厂的车。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忽然明白：
诗词不是尘封的老古董。当它在异乡人的
叹息里复活，便成了照亮现实的光。

重阳又到了，我带中职烹饪班学生去了
城里最后一家老糕饼铺。七十多岁的老师
傅手还是那么稳，糯米在他指间翻飞，蒸汽
朦胧了皱纹。

有个学生看了很久，轻声说：“我奶奶也
会这些，她总说没人愿意学了。”

作坊里热气袅袅，他那句话，沉甸甸地
落进每个人心里。

回去的路上，学生们格外安静。我知
道，此次的见闻正在他们心中发酵。

回到学校，我接到一个特别的电话。是
二十多年前在电大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广州
工作。他说每年重阳都会想起我教的诗，想
起化州的拖罗饼。今年不能回家，特意托我
代他买一些送给家里的老人。

挂了电话，窗外的罗江还在静静地流。
三十三年了，我从乡镇教到县城，粉笔灰染
白了双鬓，也看着一代代化州人，在机器的
轰鸣声里悄悄守护着什么。

秋风捎来实训车间的金属声响，那个问
我问题的学生正伏案写字。我知道他写不
出“遍插茱萸”的句子，但他笔下奶奶的松
糕、父亲的叮嘱，何尝不是另一种诗篇。

粉笔灰落在教案本上，细白的一层。年
年重阳，都是这般模样。

此刻浮现在眼前的，不是古人诗句，而是
化州老街刚出笼的松糕热气，是学生听讲时
微蹙的眉，是那些悄然传递了千百年的心意。

这便是我——一个教书人的重阳了。

讲台上的重阳 ■ 劳小颖

重阳是遍插茱萸的思念
当夜霜覆满重檐
茱萸将寒露凝作玉坠
所有未寄的锦字
缀在九秋的末章

重阳是不惧岁月流逝的从容
任鬓边堆满漠漠松烟
心间仍荡漾着
半亩未凋的春水
一塘白鹤梳翎的涟漪

重阳是踏破青山的豪情
竹杖点过苍岩
便惊起蛰伏的龙吟
纵使云海淹没了来路

依旧能采撷天边启明

重阳是一幅斑斓的山水画
雁字蘸霜绘就
樵径隐现赭石间
忽有泉声破墨
染湿旅人青衫

重阳是一杯盛世的美酒
我们以云根为座
撷菊魂入曲
在松涛漫卷时
与千峰对饮星槎

重重阳阳记记
九月初九 一个被安排用来

登高望远的日子
一阙被菊花点亮的怀乡辞
良辰美景纵然虚设
也不可辜负

年复一年 登高的脚步
沉重不过无眠的乡愁
渐渐衰退的视力 远眺不了
落满风霜的家乡

秋风散乱 草木失色
最好还是独酌
不插茱萸 不赏菊
桂花酒微微泛苦
微醺时 天涯即咫尺
异乡 也是故乡

重阳雅集（外一首） ■ 孟夏

张松东和柯金福商定的“上中下”三策中，
上策是直接将阿聪灭口；中策是设法把他弄出
国外；下策则是用药致其失忆或精神失常。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张松东再下狠心
决定采用上策。他非常了解阿聪的习性
——几乎每晚都泡在卡拉OK厅，最常去的
就是帝皇酒店。

树脂总厂爆炸案后，张松东依约付给
阿聪二百万元酬劳。手握巨款的阿聪愈发
纵情声色，终日呼朋唤友，在帝皇酒店的

“皇帝厅”里纸醉金迷，乐不思蜀。
柯金福返回江南市的当晚，便按张松

东的安排，扮成帝皇酒店专职电工潜入播
放各包厢歌曲的总机房。

只见一个瘦小伙正闭眼晃脑，跟着港台
歌曲哼唱。柯金福从后侧轻拍他的肩膀，待
其睁眼后亮出伪造的警官证，冷声道：“据群
众举报，皇帝厅里有人吸毒。请你配合，间歇
性造成那边的视频和点歌故障，方便我取
证。能做到吗？”小伙子连忙点头：“能能能！”

就这样，柯金福以电工身份频繁进出皇帝
厅。这个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包厢里，面对大屏
幕的U型沙发上围坐着一群青年男女，茶几
堆满各款各色的酒瓶。女子袒胸露背，男子
左拥右抱，有人划拳，有人摇骰，个个嘴里叼
着香烟，粗话与调笑混杂在污浊的空气中。

第五次进入皇帝厅假装修理点歌器
时，一个穿花衬衫、留长发的青年猛地摔碎
啤酒杯，破口大骂：“xxx！你们酒店还让人
玩不玩了？！”柯金福早已从张松东提供的
照片中牢记阿聪样貌，定睛一看正是此人，
忙堆笑赔罪。总机房小伙子依令很快恢复
设备，柯金福再借监控之名继续留守现场。

片刻后，阿聪起身去洗手间。这寻常
举动未引起旁人注意。柯金福抓住此瞬间
即逝的机会尾随而入。阿聪感觉有人跟在
身后进来，猛一回头，柯金福手中毒针已迅
疾刺入他胸膛。只听一声短促的“啊”，阿
聪当场瘫倒在地。

确认阿聪死亡后，柯金福从工具袋里取
出吸毒针管和海洛因液体，在其双臂和肚脐
周边注射十余处，伪装出吸毒过量的症状。
清理完现场后，他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皇帝厅。

阿聪会被轻易灭口，关键人物欧光华
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专案组长后，
他通过调查很快锁定爆炸案是树脂总厂内
部人员所为。在集中排查爆炸发生前十天
内曾进入反应车间的所有人员后，采用排
除法逐一甄别，阿聪由此浮出水面。

进一步调查阿聪的社会关系时，欧光华
发现他竟是张松东的表弟，不由倒吸了一口
凉气：这起爆炸案很可能与张松东有关！

欧光华自认对张松东的底细再清楚不
过。这位前任厂长因经营不善导致树脂总
厂濒临破产，职工工资长期拖欠，最终引发
郑勇坤等人带领数百职工集体上访。市国
资委追究管理责任，将张松东免职，任命龙
涛明接任。龙涛明上任后大力推行生产、科
技和人事改革，成功研发生产出国防军工急
需的新材料，使总厂焕发新生，蒸蒸日上。

令欧光华印象最深的是龙涛明“12·
31”失踪案。他曾参与其中，清楚是张松东
指使柯金福所为，而柯金福至今还未归
案。他判断张松东在绑架龙涛明未遂后，
又采取了更极端的报复手段。

此刻的欧光华内心充满矛盾。若将阿

聪和张松东绳之以法，势必会“拔出萝卜带出
泥”，自己多年来的贪赃枉法行径也将暴露。
不仅立功晋升无望，更有可能身败名裂。彷
徨之下，他只得让部分侦查员暂时休假。

今天上午，专案组侦查员再次汇报，发现
阿聪使用化名存入了来历不明的180万元巨
款，请示是否立即采取强制措施。欧光华以

“放长线查找幕后指使和团伙”为由，拒绝马
上对阿聪实施拘捕。晚上，他心烦意乱独自
驱车来到流花区街道居委会文化室，观看本
地象棋爱好者对弈，试图暂缓心中的焦虑。

欧光华同柯金福一样，都是土生土长
的“城市仔”。父母在江南市食品公司工
作，因常年倒班疏于管教，养成了顽劣调皮
的性格。初中班级春游时，他竟偷偷往同
学行军水壶里撒尿；高中时期无心向学，整
天忙着给老师起“花名”（即诨号）。以他的
学习成绩本不可能进入市一中尖子班，但
父母硬是托关系将他塞了进去。

高考前那学期，欧光华终于迷途知返，以
龙涛明为榜样发奋苦读，最后考上了省警
校。毕业那年，韩劲来校招收新警员，看中他
机灵活络，把他招入了江南市羊山镇派出所。

熟悉欧光华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嗜好：好
色与好胜。高中时见校花李秀芹美若天仙，便
暗下决心非要追到她不可，但李秀芹从未正眼
瞧过他。上警校期间，欧光华写过几封信给
她，回信却总是寥寥数语，客气而疏远。

毕业后李秀芹分配回江南市财政局，
又成了“局花”，说媒求亲者络绎不绝，但她
都以年纪尚小为由婉拒了。

当了警察的欧光华竟模仿影视情节，
找来几个混混在李秀芹下班路上故意纠缠

骚扰，自己则适时现身“英雄救美”。此后
他更以保护“心上人”安全为借口，日日死
缠烂打地接送上下班，并在未征得李秀芹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财政局职工宣称自
己是她男友，还刻意在同学亲友间散布二
人恋爱的谣言。这让视名誉比生命重要的
李秀芹万分无奈，只得被迫就范。

其中还有段插曲：张松东自山阳县读
初中时就暗恋李秀芹，却因自卑从未表
白。得知她与欧光华结婚的消息，犹如晴
天霹雳，痛不欲生。

婚后欧光华恶习不改，屡屡在外拈花
惹草，甚至数次将性病传染给了李秀芹，最
终以离婚收场。

欧光华幼时因淘气常遭父亲责打，每遇
此时他就逃到食品公司家属小区门口的榕
树下看人下棋。那里常年聚集着江南市的
象棋高手，据说其中一位曾夺得全省冠军。
欧光华脑筋活络，日久天长也略晓了棋道。
在省警校就读时，校运会象棋比赛他几乎年
年夺冠。课余他时不时骑自行车到省象棋
集训队与专业棋手对弈，赢了便喜形于色，
输了定要缠住对手不肯罢休，始终迷恋在棋
盘上杀得对手片甲不留的快感。

这晚，欧光华在街道文化室与一位老
者棋战正酣，腰间的寻呼机突然响起紧急
呼叫。他恋恋不舍地起身，到居委会值班
室复机。电话那头传来侦查员的报告：阿
聪在帝皇酒店卡拉OK厅意外身亡。

冷静下来的欧光华直觉判断这是张松
东杀人灭口。为验证猜想，他立即拨通香
港阿美的电话，假意询问走私汽车配件事
宜，成功从阿美口中套出柯金福今日已潜
回江南市的消息。欧光华心下了然——不
出所料，杀害阿聪的定是张松东和柯金福。

他陷入沉思：张松东是怎么知道专案
组动向的？掌握了多少内情？若他察觉我
已知情，会不会连我也一并灭口？想到此

处，欧光华背脊一阵发凉。
一路思忖着驾车赶到帝皇酒店案发现

场。他仔细查验阿聪尸体，发现其手臂和
肚脐周围布满注射针孔，地上还散落着两
支不同型号的针筒。欧光华冷冷地询问现
场刑警：“通知法医了吗？”对方答：“已通
知，应该快到了。”

经过一番权衡，欧光华决定不再深究，
很快收队。但想就此结案，还需要法医的
配合。说来也巧，深得师傅韩劲信任，一向
刚正不阿的法医老郑头刚好上周被抽调到
省城协助办案去了，今晚到现场来的负责
人是邱水——欧光华任站前派出所所长时
与他交情颇深。于是，这宗案件的结论便
如他所愿，做得天衣无缝。

一周后，欧光华主持召开结案会议，定
调如下：树脂总厂吸贩毒人员、检修队副队
长阿聪，因年初未获提拔正职怀恨在心，伺
机报复。在反应车间锅炉检修时制造爆炸
案，案后因吸食海洛因过量中毒身亡。结
论附有完整的法医鉴定书。

专案组成员签字后，欧光华带着结案
报告向师傅韩劲汇报。起初，经验丰富的
老刑警韩劲觉得此案尚有疑点，但经欧光
华再三阐释，最终也认可了这一结论。

终日惶惶的张松东很快得知结果，当
晚便约陈小雅到状元山温泉度假村翻云覆
雨，自我奖赏去了。

获得上级认可后，江南市召开党政联
席会议，对相关责任部门及人员作出处分：
免去龙涛明厂长职务，记大过一次。同时
任命龙涛明为代理厂长，继续主持树脂总
厂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厂党委副书记黄丽丽和叶副厂长等身
边人则认为，这明显是一起蓄意破坏的刑
事案件，而非厂内安全生产事故，对龙涛明
如此严厉的处罚有失公允。由此又在江南
市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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